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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当导演，又做演员，手、脚、
口、舌并用，一副担子，一套行头，一
个人演活一台戏，这样的表演形式
你见过吗？

一人一台戏，不见其人，只闻其声
一根扁担将戏摊子挑上台，打

开摊子，朱雪山利索地钻进朱红色
绒布帷幔里，坐上藏在幔围里的高
脚凳，这块1平方米的戏台，便是他
的整个舞台。朱雪山抬起双脚，先
后踩响架在高脚凳凳面横档上的大
小锣和一个钹，好戏正式开演了！帷
幔里的他，精准操控起舞台前的木
偶：用食指控制木偶头，中指和拇指
插入木偶的两袖中，做出点头、作揖、
拥抱等动作。操着一口崇明普通话，
朱雪山时而模拟剧中人物的道白和
唱腔，时而用口中含着的铁哨发出翻
滚、打斗的声音，演到高潮时，配合恰
到好处的锣鼓声，动感十足。一场
《孙悟空来到崇明岛》的新编剧目引
来了观众的阵阵喝彩，也为当天的崇
明山樱花节开幕式增色不少。

“不见其人，只闻其声”乃是木
偶戏的表演特征，今年62岁的朱雪
山已经演了40余年。作为首批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朱雪
山挑着一副从祖父手上传下的担子
串乡走镇，只为将崇明扁担戏这项

“非遗”年复一年地演下去。
演一天相当于20个人工钱
崇明扁担戏属于布袋木偶，与

提线木偶、杖头木偶并称为世界三

大木偶戏。它融合了雕塑服装、演
唱、文学、口技、乐器等许多民族艺
术形式，集戏曲、坠子书、古词、口
技、泥塑，彩绘为一体，表演时，一人
口噙蔑子说唱，五个手指控制道具
动作，脚踏锣鼓，手脚并用。一人一
台戏，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胜任
的。与许多民间技艺一样，崇明扁
担戏也是世代相传，且传男不传女。

“扁担戏的前身叫‘木人头戏’，
相传在清朝嘉庆年间，由一位来自
苏州的李姓艺人带到崇明，祖父朱
克山学会后，进行创新性改良，设计
了一个高脚凳和一个能伸缩的小舞
台，岛上的木偶艺人纷纷仿制，这种
轻便的戏担子便流传开，被形象地
称为‘扁担戏’。”朱雪山从父亲口中
知道，原先木偶戏并没有高脚凳，而
是将木桶置于桌面上，木桶上方架
有木框和三面布幔，能面向观众敞
开，艺人坐在木桶中，双手操控木偶
表演，双膝之间绑一副钹，用膝盖敲
击钹发生声响，十分费力。祖父朱
克成反复思索后，用一根扁担撑起
担任表演小戏台，戏台长和宽各为
80 厘米、高 2 米，四周以花色布帷
幔，利用重力原理将戏台四角的支
架插在高凳上的暗销里，经过改装
后，人可以站在帷幔里面的高凳上
表演，戏台十分稳固，在任何空旷地
方都可演出。历经“文革”十年的沉
寂，1978年，崇明仅存中兴镇朱家
九副担子，朱家第三代传人朱雪山
接过祖辈衣钵，正式加入扁担戏表
演行列。

上世纪80年代，是崇明扁担戏
的“黄金时期”，朱雪山挑着担子到
处活动，每逢过年过节、家有喜事都
少不了扁担戏的锦上添花。在村口
听到一声艺人的吆喝和铜锣声，村
民便自发聚集在一起，凑足份子钱
只为看一场好戏。《武松夜战蜈蚣
岭》《薛仁贵大破摩天岭》《唐僧取
经》《罗通扫北》……每次演完这些
经典剧目，朱雪山都会反复琢磨其
中的细节，力求更好，他一人挑着30
多斤的担子在崇明乡间地头一场场
演，甚至走出海岛赴江苏启东、海门
等地表演，同样大受欢迎。

“当年在农村地区，干一天农活
只有4毛5毛，做木工、泥工最多也
就 8 毛 1 元，而演一场扁担戏有
2.5~3元的收入，一天最多能演六七
场，日收入相当于20个人工！”朱雪
山笑称那时挣钱多，讨媳妇也相对
容易。

“祖传的技艺不能断在我的手
里!”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群众文
化生活的日益丰富，扁担戏逐渐淡
出人们的视线，朱雪山的堂弟、堂哥
先后改行，有的开起了出租车，有人
做起了铝合金生意，还有一个成了
专职农机手，只有他还坚守着这副
担子，舍不得放弃。

转机出现在2007年，崇明扁担
戏与沪剧、奉贤山歌等传统戏剧一
同入选了首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传名录，朱雪山挑起重担，成为崇明
扁担戏唯一的传承人，近年来，崇明
扁担戏的抢救工作陆续展开，中兴
镇机关、事业单位，文化活动中心等
先后开展了“学扁担戏，当新传人”
的活动。与此同时，扁担戏作为乡
贤教育的一部分被引入汲浜小学，
编进了校本教材。朱雪山将扁担戏
带入家乡课堂，一些高年级的学生
跟着他拜师学艺，利用业务时间学

习表演技艺，现在已有七八个孩子
学成出师，能够独自演出，这让朱雪
山很是欣慰。

樱花节活动结束后，朱雪山麻
利地合起戏台，将锣钹拆下，绑在高
脚凳上，再用麻绳牢牢拴紧，放置在
电瓶车前，一路骑回了家。他的老
宅一直没有动过，紧贴着草港公路
边上，远远就能看到一幢单独的平
房上醒目的“扁担戏之家”五个烫金
大字。2016年，在中兴镇镇政府的
支持下，朱雪山在家中开设了扁担
戏工作室，介绍扁担戏的历史，展出
百年道具。

这间4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珍
藏着从祖父时代留存下的老物件。
玻璃展台上方，三个杖头木偶经过
历史的洗礼，脸部已开始掉漆，身上
的布衣也陈旧破烂，但依稀能看出
当年精致的手工。“其实，扁担戏的
技艺不仅仅在表演上，这种零散的
传承也不能作为主业。”除了表演，
五指操控的木偶必须要表演者亲自
设计完成。

朱雪山告诉记者，扁担戏所用
的木偶用橡棕木雕刻，太阳底下晒
不容易有裂痕。制作木偶是一项手
艺活，一般做一个需要2~3天，就连

木偶身上的衣服也要自己缝制。朱
雪山的针线活还是从母亲那里学来
的。崇明扁担戏的木偶一般经过打
坯、雕刻、打土、喷色、彩绘等工序，
再根据具体人物配上胡须头发，如
果是新娘子还要盘头发，然后画上
脸谱，一个木偶头制做好，仅仅是第
一步。

服饰的制作是第二步。木偶服
装上最主要的装饰就是五彩缤纷，
艳丽夺目的手工绣，朱雪山会根据
特定的人物来设计绣品上的图案。
比起其他木偶的服装，崇明扁担戏
的木偶服装要简单得多，不管是古
代还是现代人物，服装都是以T字
形为主，木偶一般没有手，这也方便
的操作者可以随意加一些小道具。
道具是一方面，表演时更是考验操
作者身心高度协调。“初学者往往会
顾此失彼，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琢磨，勤加练习，才能操控自如。”

最近，朱雪山又创作了《食品安
全》、《垃圾分类之猪八戒》等新剧，
主角用的是西游记里的人物。“我还
可以演十年，希望十年以后，下一代
传承人已经到位了。”朱雪山相信，
只要观众听得懂、看得懂，老少咸
宜，扁担戏就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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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戏还是“吃饭家什”吗？
2018 年，我演了 120 多场戏，包括

“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的各类公益演
出。与过去相比，如果再靠扁担戏养家
糊口，真的不足以维持生计。一场演出
收入大概200元，一年100多场，你算算，
也只有2万多元。好在我和老婆还有点
退休金。我不会开汽车，在镇上来回赶
路，是可以骑骑电瓶车的。有时会到中
心城区的社区、学校、外企去表演，就要
挑起担子，坐着申崇线赶路，一天下来筋
疲力尽。

为什么愿意坚持演下去？
演扁担戏，就是给更多人带去快乐，

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个展馆里的东
西都是儿子帮我整理搜集的，像崇明扁

担戏大事记，我们家三代传人的族谱图，
还有日本友人、中国木偶剧团老团长送
我的木偶、书信都留下来了，这些都是历
史的见证啊！扁担戏在崇明其实已经有
200多年的历史，如果渐渐消亡了，甚至
在我手上断了，万万不行的。我的几个
兄弟都已经放弃了，只有我一人，再怎么
也要坚持下去。有时去给外国人演出，
看到他们特别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东
西，让孩子通过扁担戏来了解中国文化，
我就想，这些我们民族自己的瑰宝就更
加要珍惜。

除了“扁担戏之家”，还有其他设想吗？
就这样一个微型展馆，我觉得远远

不够的。你看，我家门口这5亩地多开
阔，又紧挨着公路，交通便捷。我在想，

这里可以打造一个民俗文化园，与崇明
旅游结合起来。“扁担戏之家”保留，在前
方搭建一个舞台，可以随时演出；我家里
就夫妻两人住，把两栋三层楼的房子改
建成民宿，屋前的鱼塘改成景观池，搭建
一个清水平台，让游客来到这里，既能看
展览还能看表演，笃笃定定的，充分了解
扁担戏的今生来世。现在，我已经请同
济大学专业设计师设计了一个详细的图
纸，就盼着有缘人能相中这里，投资建
设。

现在去乡里演出，大家希望看到不
一样的东西，我还自学一点简单的魔
术。魔术不难的，准备一点绳子、幕布、
杯子、水壶就行了，再配上自己搞的音
乐，效果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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